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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周刊

对话

新人佳作

张郎郎：绘画不曾离去

在生活中找寻另一种可能

商报：本次“热情·红
与黑” 展览的参展作品均
为印刷品， 您为何用印刷
品举办展览？

张郎郎： 这些作品的
原作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
散落各处， 本次展览的作
品是我根据当时记忆 “复
原”的一批作品。

商报： 本次参展作品
将作为高清印刷品出现，
虽然是限量印制， 但打破
了艺术品的惟一性。

张郎郎：其实，这种限
量印刷作品的形式， 我的
朋友艺术家艾轩、3W小组
（韦蓉、吴尔鹿、王浩）已经
在做， 此前艺术大师吴冠
中也曾做过。我认为，虽然
艺术品具有惟一性， 但应
该让喜爱艺术的人更好地
感受艺术， 同时这种做法
也很流行。 本次参展作品
高清印刷品的数量只有15
张， 而且展览的作品也为
高清印刷品。

商报：目前，制作艺术
作品复制品很流行丝网印
刷，您为何挑选高清印刷？

张郎郎： 很多丝网印
刷都是印在纸上 ，而我的
作品是印在画布上，因为
我希望作品有装饰效果，
同时也能体现画面中的
粗线条。

商报：举办本次展览，
您似乎更注重展览的过程
而不是效果。

张郎郎：是的，我认为
举办本次展览本身就是一
个“行为艺术”，希望观众
在展览中得到乐趣。同时，
我创作的作品属于新文

人画，也可说是表现自己
的体会。文人和画家创作
出的作品不一样，对于文
人画来说，创作者首先应
该是文人 ， 同时画中一
定要有故事感 。但画家并
不这样认为，他们会认为
故事感是文学功能，因此
我的文人画属于边缘艺
术，是文学与绘画跨界后
的产物。

实际上， 在文学和绘
画之间我很纠结， 我的父
亲是画画的， 母亲是搞文
学的，受父母的影响我总
是在绘画和文学之间摇
摆。画画时，很多人认为我
创作的是文人画， 而写作
时， 很多人认为我只是在
靠文字打动人。其实，对于
文人画来说， 中国古代文
人画一直是在故事中发展
的， 我与文人画之间的区
别在于用新的绘画形式体
现传统文化内涵。

商报：上世纪60年代，
您创作的很多作品都属于
“小品”式的作品，现在的
创作与那时有哪些区别？

张郎郎： 本次展览应
该算是回顾展， 参展作品

的创作延续了我在中央美
院上学时的想法。 那时的
创作总想与别人不同，但
在当时的环境下我的作
品并不被认可， 而且还被
批判。然而，现在将那些作
品还原后发现，这些作品
只是艺术家个人想法的
体现。

商报：您当时的创作
确实带有叛逆的思想，这
种创作是否也受到当时思
想的影响？

张郎郎：当然，以前的
创作带有年轻人的审美视
角，并且创作欲望很强烈，
但又不满足当时大环境中
对画面的限制。举办本次

展览， 我想说明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 画中的感觉对
于不同时代的观众来讲都
是相同的。

商报：众所周知，您的
父亲是已故中国当代著名
画家张仃， 在您的创作中
是否有父亲的影响？

张郎郎：有影响，上世
纪60年代创作作品时，父
亲也创作了一批类似的作
品，只不过父亲是国画，而
我是西方绘画， 但内涵和
画面的张力是相同的。

商报： 与您同时代的
艺术家， 似乎没有像您这
样创作的， 很多人仍保持
着学院派的写实风格，您

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当代艺
术大环境中， 写实绘画的
发展将怎样？

张郎郎：我认为，艺术
形式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 艺术
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表
现形式。 每个人的审美不
同， 这是在艺术训练中形
成的。

商报： 最近您又开始
创作， 重拾画笔时是否会
有新的感觉？

张郎郎： 虽然现在我
按照过去的思路“还原”作
品，手也生疏了，但在创作
过程中， 我重新体会到快
乐。艺术对于我来说，是能

够打动自己的艺术形式，
同时在举办本次展览的过
程中，也让我年轻了许多。

商报： 您曾经是著名
艺术家陈丹青的教员，对
于他在中央美院时的印象
是怎样的？

张郎郎：当时，艺术家
陈丹青和徐冰都在中央美
院学习，也都是大龄学员，
都很有想法， 但并不是当
时最出风头的。

商报： 陈丹青和徐冰
毕业后到现在， 作品风格
迥然不同，尤其是徐冰。

张郎郎：是的，当时我
很欣赏他， 很低调、 很用
功。 记得我在院刊做助理
编辑时， 徐冰带着创作的
一些小木刻作品来找我，
让我看他的作品，我认为
很好， 正好当时杂志上的
文章需要补白， 我就将他
的作品放了上去， 主编看
到后也很欣赏，并将徐冰
的名字加了上去， 徐冰当
时非常高兴， 这可以说是
他的作品首次在刊物上发
表。但是，对于他现在的作
品风格， 我没有想到他有
如此大的变化。

商报：本次展览后，您
创作的新方向是怎样的？

张郎郎： 可能会有一
些变化。实际上，所有艺术
家都在寻觅适合自己的艺
术语言， 我父亲在找寻多
年后， 最后创作出焦墨作
品。我也一样，也在找寻适
合我的创作方式， 可能一
辈子也找不到， 但我享受
找寻的过程。

商报记者 刘洋

与今天大多年轻艺术
家一样， 受过严格学院派
教育的王玺， 练就了熟练
的绘画技巧和 “语言”招
数。画面告诉我们，他所处
理的更像是风景绘画问
题。但很显然，与西方传统
风景绘画不同的是， 王玺
更在乎面对真实风景或自
然景观时的即时性及其
“新鲜感”， 或者说是对其
视觉乃至整个身体的反应
和刺激。在这个意义上，在
画面上他的绘画的确很像
写生风景， 但实际上是一
种“内心的风景”。

在王玺的绘画中 ，我
们既看不到纯粹的形式主
义， 也看不到全然的后现
代话语。 与现代主义不同
的是， 王玺的绘画形式更

多体现在对于画面空间、
风景层次的分隔与安置

上， 特别是艺术家对于大
块画面的拼贴式处理，也

是为了将纵深的透视空间
平面化。同样，王玺没有沿
袭写实主义那一套模式，
很多时候， 他通过一种虚
构和想象的空间设置将最
初的层次打乱。

不过在我看来， 其画
面的视觉效果并非源自形
式与空间， 而是独特的光
感。 我不知道画面中这种
独特的光感源自哪里，但
有意思的是， 这种蓝色的
基调背后， 光感不是一个
确定的自然存在， 它既像
是一种“月光”，也像是一
种“日光”，包括近作中的
灰色调，亦是如此。对此，
我宁可解释为正是这种处
理方式“模糊”了两种自然
光的边界，也“模糊”了我
们对自然本身的认知。

“看似风景 ， 实非风
景 。”毋宁说，王玺处理的
是空间虚构意义上的一种
“地景叙事”。 不同于沦为
风情的风景绘画， 也不同
于被意识形态化的 “大地
艺术”，“地景”在这里指的
是一种相对中性意义的地
表景观。换句话说，之所以
称其为“地景”，也是为了
与前面两者区分开来，而
更强调内在的个体意识。

同时， 王玺更多的创
作来自于日常生活中视觉
截取或感官记忆。因此，在
绘画形成过程中， 经过了
两重、 甚至多重视觉图像
的转译。 艺术家时常使用
相机拍下所看到的瞬间画
面， 于是摄影本身就是一
次图像的建构， 在这个过

程中已经形成了一次叙
事。复杂的是，今天的数码
摄影意味着图像可能还要
经过另一重处理。 而在绘
画时， 又须另一重语言转
化。 以至于我们已经无法
洞悉“图像”（或摄影）的真
实， 更无法回到镜头所对
准的那片实景。

绘画是一种内心的空
缺，或是一种时间的溢出。
对王玺而言， 绘画既是目
的，也不是目的。实际上，
他想在绘画与自我之间或
之外寻找另一种可能，而
这样一个可能， 才是真正
的绘画。因此，真正的绘画
恰恰在我们通常所理解的
绘画之外。

（作者系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鲁明军

张郎郎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实际上，一直被人认为是搞文学的张郎郎，毕业于中
央美院美术史美术理论系，还担任过陈丹青的教员，并且在上世纪60年代拿起画笔创作了一批作品，但这些作品目前散
落各处。近期，张郎郎重拾画笔将这些作品“还原”，并将于本周日在798盛世天空美术馆举办“热情·红与黑”个展。张郎
郎说，展览既是回顾过去，也是绘画再次启程的开始。

王玺作品《拿可乐的行者》

张郎郎作品《心中莲花》


